
文華里是上環一
條小徑支路，南北走
向，自海旁的干諾道
中至文咸東街，經過
德輔道中及永樂街，
共長四百米，北段自
干諾道中到德輔道中
那段是車路，而南段

自德輔道中到文咸東街，是車不能駛過的
行人路，這行人段的文華里，兩旁盡是刻
章製印的排檔，也因其服務質性被稱為
「圖章街」 。

印章雕刻技藝早在二○一四年納入香
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傳統手工藝類
別。早於二○○五年西泠印社社員鄧昌成
寫了一篇《香港篆刻發展史》，詳列香港
篆刻家及其師承；在二○一六年一家機構
組織了大學同學就市區重建對周邊行業影
響研究，向文華里的商戶作調查訪問，紀
錄了其歷史發展，出版了一本《餘印．餘
章》的小冊子；此外，由一位大專生撰寫
的文章──《夕陽下的文華里》，亦獲大
學校園評為得獎作品，記載了這段集中印
章雕刻店舖的文華里，篆刻技藝有幸地未
被淹沒於時代激流中。

早在一九二○年，這裏聚集不少從事
圖章雕刻的藝匠，主要是與中環商貿及上
環進出口運輸業務有一定關係，商貿契約
憑據需雙方確認，公文往來簽名以外印章
是重要證明。香港最早的印社 「藝一印
社」 於一九四九年更在商業核心地區的同
文街開業，不少名家在此掛單；目前文華
里有二十四家圖章排檔，按調查訪問的口
述歷史，早年在附近設有圖章工會，向需
要的店主及藝匠提供食宿，到了農曆三月
二十八日師傅誕，他們多參與聯絡感情，
分享業務訊息。

傳統上稱印章雕刻為篆刻，源於兩千
年前的戰國、漢朝年代，由傳世及出土文
物得知，當時的印章質地多以金屬為主，
有金、銀、銅及鐵質地，其中以銅質居
多，由工匠鑄造，亦有鑿刻的急就章，印
章的功用是身份認證，由官方職位至私人
名字皆有，出土的更可確定墓葬主人身
份，輔證歷史；大部分的印章包括早年以
古籀文、大小篆文及以繆篆、鳥蟲文入
印。玉質印章較為罕有，全依靠雕刻方式
完成，以作身份識別，官式用途為主。

以石為印材自元代開始，明代劉績

《霏雪錄》裏指將石料引入印材由元代畫
家王冕開始： 「以花乳石刻印者自山農
（王冕）始也」 ；花乳石是製硯材料，較
硬，而以石質溫潤細膩的青田石原是製造
婦女飾物的原料，經文徵明長子文彭發現
而引用成印章雕刻的材料，令篆刻普及
化，成為明清朝代文人藝術演繹的另一方
式，開啟詩文或吉祥語入印的閒章。

更由於金石學自清乾隆一朝興盛，古
代璽印成官宦、士大夫時尚蒐藏，自始以
後，不少集古印譜流傳，包括《漢銅印
叢》、《十鍾山房印存》、《十六金符齋
印存》、《飛鴻堂印譜》及當時名家印集
之《二金蝶堂印譜》等等，林林總總，也
因如此，好此道的文人雅士、賣藝以換取
五斗米的藝匠們得以分享古璽印的風格及
當代大師的特色，臨摹學習，從而創作，
令篆刻藝術迎來前所未有的高潮。

清晚期由丁敬等多位篆刻家在浙江杭
州成立的 「西泠印社」 ，是研究金石篆刻
歷史悠久、影響最廣的團體，譽為天下第
一名社，成為推廣篆刻藝術的中流砥柱，
並推動中國篆刻藝術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

香港的文化底蘊不能與內地尤其是歷
史深厚的地區比較，但在篆刻藝術推廣上
也不遑多讓，文華里其中一家商戶，早年
辦了 「篆刻工作坊」 活動，目的在與大眾

分享印藝特色及雕刻技巧，吸引坊眾及年
輕人參與，而本地幾家大學校外進修學院
設有篆刻課程，亦有不少公私教授（如多
年前的易越石）篆刻技術；自二○一七年
開始，西泠印社更與集古齋創辦了 「西泠
學堂」 ，這是國家藝術基金資助的項目，
篆刻藝術是其中一個主要課目，培訓不少
印藝人才。

文華里的商戶，除篆刻外，亦兼營單
據卡片印刷、原子印等幫補日漸高昂的生
活開銷，亦有應客戶要求各種字體設計英
文印章；有批評這裏的藝匠圖章雕刻有技
術無藝術，其實藝術創新是有客觀創新的
標準，不以職業定高低，齊白石、吳昌碩
不是實證嗎？況且不少商戶藝匠除了承傳
父輩技藝、或受教香港 「五老」 名家（馮
康侯、鄧爾雅、羅叔重、陳語山、盧鼎
公）外，亦有從大學進修，不應只從其商
業上的考量而否定其藝術水平；在二○一
一年渣打銀行發行百元新鈔上傳統與科技
的設計（十五疊文的渣打銀行印章）來自
文華里一家商戶藝匠，不是一個證明嗎？

「茂苑文華地」 是唐代韋應物《寄皎
然上人》詩中的一句，寓意文化昌盛，儘
管古今的境況不一，借來形容上環的文華
里及本地各機構積極推動篆刻藝術也是相
符的。小徑支路的文華里，方寸之地不忘
初衷，是承傳中華文化又一支薪火。

HK人與事
鄺凱迎

猶作青春自在行
──賀龍婉芸先生百歲華誕

吳國欽

藝苑草

墨 秋
秋日是有水墨感

的。
那些落下來的樹

葉，枯黃焦乾。連同
這個季節豐收的芝
麻，芝麻葉也有帶着
油脂的乾香。

土地新翻了，曬
一曬，在這個晚秋。
發黃的螞蚱和螳螂從新翻的田
裏跋涉而過，這秋日的長征。

這是一個公平的季節，人
與昆蟲、草芥都在走向成熟。

水漸漸在溝與湖的邊緣矮
去半截，是為秋水。水更清澈
一些，遠離了夏日喧囂和浮
躁，水草和黃泥纖毫畢現。水
在岸邊留下的印痕，銀白色，
像是宣紙打翻的洗筆水被漫漶
的紋路。

儘管還沒有到山寒水瘦的
時候，但也算墨秋。秋天，可
不就是一幅水墨？

與蕭索的冬日不一樣，冬
日可謂焦墨，秋日則鮮活許
多，天地之間，濃淡焦枯皆
有。遠山近水，草木魚蟲，各
有各的意趣在，在冬日這幅水
墨中。儘管不似夏日那樣豐滿
飽滿鮮艷，但筆筆老辣，更接
近純粹了，或是純粹。

純淨容易，純粹難。純粹
需要一個濾去沉渣、激濁揚清
的過程，純淨似乎一遍可以完
成。因此，純淨是一種狀態，
純粹則是一種過程。

田野裏的每一種生態都在
這個過程中。

荷塘裏，亭亭淨植的荷，
被一場場秋風吹得逐漸枯黃，
焦枯之荷更有意趣，水墨色中
呈現着一種寥落美。這是自然
而然的美學，與戰場後的刀兵
和倒下的人群是兩碼事，這是
衰老之美。忘了是誰說的，沒
有白髮的祖母是可怕的。等量
代換，秋日裏沒有枯萎的荷塘
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快落霜了，落霜後的芝麻
葉，會從油綠變成酷黑，像是
那種存放了五年以上的老壽

眉。經霜的芝麻葉可
是美味，洗淨了，與
雜麵條同煮，皖北人
稱之為 「芝麻葉下
鍋」 ，如此做成糊塗
麵，越煮越香，越吃
越上癮。煮好的雜麵
條放在那裏，暗褐色
的一碗，上面有零星

的黑褐色，撒上蒜黃，就是最
跳的色彩了，也是一幅水墨。

舊時，每每深秋，田野裏
就有包着頭巾的中老年女子，
她們，有的裹着腳，拄着枴杖
在田野裏遠望，那是一片她們
勞動過多年的土地；也有稍微
年輕一些的女子，並不裹腳，
在田間，拔幾隻蘿蔔，剜幾根
菠菜，提着，在薄霧的清晨，
沿着鄉間阡陌朝家走。

時間若是再早一些，田剛
蒙蒙亮，人跡罕至，田間會有
黑狗，在田野裏撒歡覓食。此
刻，常有野兔出沒，黑狗這
廝，最愛攆那些野兔，故而，
鄉間有俚語曰：狗攆兔子，多
管閒事──黑狗是幹了黑鷹才
做的事。

只是近些年，田野裏黑鷹
絕跡，黑狗也少了，取而代之
的是城市裏抱回來的泰迪、比
熊、柯基等之類的洋犬，牠們
養尊處優，才懶得攆兔子，老
鼠都不管不顧。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看到
北宋名僧惠崇畫的《秋浦雙鴛
圖》，秋香沙鳥，水草枯荷，
嶙峋石根，鴛鴦文禽，在紙本
設色之中，極簡且空濛，如秋
日山水圖卷，一眼望見，似可
感秋風莊嚴，秋水微瀾，心底
裏生出無限的風雅來。

墨色、墨香，與秋天、秋
景，搭配得如此渾然天成。故
而，稱之為 「墨秋」 。

在這樣的秋天裏，在老城
的某處院子裏，鋪開書案，寫
幾個大字，吃一盞老白茶，登
高遠望，莽蒼與煙靄遠遠織出
來的天際線，也是水墨一樣的
存在。

自由談
李丹崖

周末在街市竟然買到了兩小把茴香，實在
是太令人驚喜。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好像
還是第一次買到。茴香在香港大概是餐桌上的
稀客，因其濃郁且特別的香味，和主打清淡的
廣東菜有點格格不入。我即便是喜歡吃，也講
不出除了拿茴香調拌餡料做餃子、餛飩、包
子、餡餅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吃法。

一回到家就捲起袖子，準備好好給自己包
一頓餃子。包餃子的手藝，在大部分北方人的
家庭都是代代相傳。我們家傳到我這一代已經
不能算太正宗，但總歸還是可以囫圇包起來
的。和麵調餡擀皮包捏成形再煮熟，一套齊
活，我媽大概可以兩小時內全部搞定，而我恐
怕就要四小時不封頂了。

包一場餃子，久站不坐，好像也是在健
身。全程都在和媽媽視頻直播，她還能偶爾指
點一二，當然大部分時間還是在抱怨我的動作
怎麼那麼磨磨嘰嘰不利索。

和麵不難，但是麵團的軟硬卻並不好把
握，全憑感覺。說起要領，我一個不嫌和麵麻
煩的朋友曾經精闢總結：麵多了就加點水，水

多了再加點麵。竟讓人覺得和麵也是個哲學問
題。說起拌餡，不得不提一個山東朋友，他媽
媽包的餃子特別好吃，求着打聽秘訣，原來肉
餡都不是純豬肉的，是三分之一豬肉，三分之
一雞肉和三分之一蝦肉。再接下來的擀皮填餡
包餃子，沒什麼特別的技巧，反正也都是熟能
生巧。就算擀不出酷炫的荷葉皮，平均厚度的
一張皮子也不怎麼耽誤口感，皮薄餡大才是關
鍵，這又在分分鐘檢驗着麵團的柔韌度和餡料
的黏度。

包好的餃子，可蒸可煮。如果對薄皮信心
不足，可以考慮蒸餃，幾乎不會遇到破皮漏餡
的尷尬。水煎餃大概也好吃，但我忌諱多油，
也覺得麻煩，從未試過。北方還有一種酸湯餃
子的吃法，就是在煮好餃子之後再澆上一碗酸
辣湯，在寒冬或者沒什麼胃口的日子裏，應該
是一劑良方。最傳統的水餃，吃完還能再來一
碗 「原湯化原食」 的餃子湯，一點也不單調寡
淡。

蘸料雖然不是主角，但也不能馬虎，要不
然怎麼會有人為了一口餃子醋去包一頓餃子

呢？浙醋、白醋、甜醋可都不太建議，以香
醋、陳醋為佳，如果家裏有臘八醋，那就無敵
了。

包一頓餃子耗大半天，吃一頓餃子卻不消
半個鐘。南方人一定很難理解北方人為什麼喜
歡麻煩着費這麼大勁只為吃幾個餃子，究竟餃

子裏有什麼神奇的味道。我也是到了自己能從
頭到尾包好一頓餃子之後，才體會到這些繁瑣
的講究背後，每一處都飽含着代代相傳的竅門
和秘笈，以及濃到化不開的親情。

餃子的味道，不僅僅是餡料和蘸料，更是
家的味道。

人生在線
楊不秋

梧桐掩映的上海華
山路充滿了藝術人文氣
息。朋友來上海，我特
地約她在華山路六百二
十號見面，那裏開了間
書店：上戲藝術書店。
巴洛克風格的半圓形陽
台，高高的羅馬柱，最
搶眼的是門楣及窗櫺的

色彩，青青的綠色怡人養眼，讓人不禁聯
想起芭蕉綠、荷塘綠。書店一隅的咖啡
吧，黑白色的棋格地磚，牆上掛着電影
海報：《霸王別姬》、《魂斷藍橋》……半
弧形的咖啡椅也做成了綠色，蕩漾着水
草般的清新。上戲藝術書店的開辦方，
即是隔壁六百三十號的上海戲劇學院。

我約朋友在此見面，自是有所用意的。
朋友是張愛玲迷，上戲附近的美麗園曾是胡
蘭成的居所。當年，胡蘭成在《天地》雜誌
上看到張愛玲的小說，驚為天人，問蘇青討
來張愛玲的住址，翌日便去常德公寓拜訪，

結果吃了閉門羹，只從門洞裏遞進去一張字
條。隔得一日，沒承想張愛玲竟按照字條上
的地址，來到了美麗園。從此，她成了美麗
園的常客，而與美麗園接壤的上海戲劇學院
當時是德國僑民的鄉村俱樂部，也因此成為
張胡二人經常約會的地方。

在書店裏小坐片刻之後，我和朋友一起
來到上海戲劇學院。上戲校園的草坪上，隨
處可見藝術大師的雕塑：中國話劇創始者弘
一法師，美國戲劇之父尤金．奧尼爾，還有
莫里哀、雨果……

如今，上海戲劇學院裏常有話劇、舞台
劇上演。我們此行的另一目的，是去上戲端
鈞劇場，觀看導演系和舞美系畢業生的實習
劇目《大漠飛鴻·常書鴻》。在大學校園劇場
裏觀看畢業生的實習劇目，這在我們是第一
次，因此感到格外新鮮和好奇。被譽為 「敦
煌守護神」 的常書鴻，上世紀三十年代曾留
學法國，是一個頗具天賦的畫家新秀，後來
為了報效祖國，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
環境毅然回國，投身於敦煌藝術研究保護。

學生們查閱了不少資料，服化造型基本還原
了當時的年代和環境，雖然個別演員表現還
略青澀，但瑕不掩瑜，整台演出效果可算不
錯。也讓我明白，一個正式登上舞台的演
員，前期的努力肯定不會少。

看完演出，朋友問我： 「假如張愛玲和
胡蘭成還生活在今天，你覺得他們會不會常
來上戲校園裏看戲？」 我答： 「那是必然
的，難道劇院不是最適合情侶曖昧的地方
嗎？當然，前提是還要住在美麗園。」 這是
開了個小玩笑。不過，我確實相信倘若他們
仍健在，一定會去上戲喝咖啡看戲的。甚至
我還給他們安排好了活動路線：從常德公寓
散步到美麗園，再去上戲藝術書店喝咖啡、
吃點心，然後攜手去上戲劇場看戲。

想到這裏，我和朋友說，我們現在就去
美麗園裏轉轉，然後一起走到常德公寓，複
製一份想像中的張胡戀愛路線，是不是蠻有
意思？

上海，的確是一座能隨時連接歷史玩出
花樣的城市。

在上海戲劇學院看話劇

如是我見
陸小鹿

餃
子
的
味
道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茂苑文華地

一
化雨春風情意切，
高風亮節人嘆絕。
青山綠水長相伴，
短小詩篇讚未歇。

二
百歲光陰傳正聲，
心香一瓣為眾情。
風吹浪打等閒事，
猶作青春自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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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餃子。 作者供圖

（註：中山大學中文系十月二十三日舉行
龍婉芸先生百歲華誕慶祝活動。）

▲文華里排檔。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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